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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 李剑
春夜的月光洒满大地，我

家的小院愈显幽静安宁，煦风
轻轻地吹拂，花儿、叶儿，还有
那些不知名的草儿不停地抖
动摇摆，似向这皎洁的月光致
意。我斜靠在吊篮里，融入这
美丽的夜色中，聆听着花语物
语，任这份清爽涤荡魂灵。

前年搬回县城的时候，全
家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住上
一套带院的房子，考察来考察
去，独墅购不起，一楼带院的
又显嘈杂，最后在城郊选了一
套七加一的大平层，主要看中
了七楼一个80平米的大露台
和八楼顶那片可以自由支配
的空间。

房子交付后，妻到乡下的
亲戚家拉来熟土和土杂肥，找
人按物业要求精心规划设计，
把七楼的大露台和楼顶的空
地打造成了如今的花园和菜
园，周围用栅栏圈起，美其名
曰“小院”。

妻从小干过农活，懂些农
时和作物种植知识，不明白的
问题悉心向农村的亲友请教，
慢慢就熟知了打畦起垄、撒播
点播、施肥浇水等要领，在一分
半自造田里种上了韭菜、香菜、
芹菜、辣椒、西红柿、黄瓜等应
季蔬菜，不施化肥不打农药，
全按有机栽培的要求打理。
辛勤的劳动换来了收获的喜
悦，小菜园里一年四季郁郁葱
葱，瓜菜不断，基本保障了日
常供给。搬家时亲戚送来一只
母鸡和一只红头鸭，不愿杀生，
妻就一直喂在菜园旁边，现在
每天还下一枚蛋了呢。

七楼大露台改造的花园
里枝繁叶茂，姹紫嫣红，这个
季节更是春色满园。园中有
朋友送我的桂花、石榴、梅花、
木瓜等盆景，有妻精挑细选的
牡丹、月季、海棠、杜鹃、多肉
等，也有从山上挖来的何首
乌、爬山虎、木莲等，盆里地
下，缸里罐里，草本木本，算起
来不下百余种，尤其是紫藤、
蔷薇等攀援植物爬满了栅栏
和木架，既能遮风挡雨，起到
院墙作用，又能四季常青美化
环境。小院里虽没有什么珍
稀品种，但一年四季溢芳吐
蕊，争奇斗艳，让人赏心悦目。
为确保这些花儿安全过冬，我
还特意在露台上搭建了一座
阳光房，平时用作休闲娱乐，
冬天把花草移入房中，又起到
了温室的作用。

去年到宜兴访友，参观紫
砂窑厂时，我看到一口刚刚烧
成的荷花缸，直径一米多，设
计巧妙，图案精美，令我一见
倾心。这口缸用纯正老坑宜
兴紫砂烧制，透体温润光滑，
色泽稳重，釉质上乘，周围雕
有荷花、牡丹、梅花、菊花、兰
草、金鱼等多种图案，并配有

“富贵繁荣”“纯正清廉”“铁骨

冰心”“高雅傲霜”等吉言佳
语，寓意美好，给人以启迪和
祝福，我毫不犹豫地将这口缸
收入嚢中，托运回来后就放在
露台的正中，一盆红睡莲端坐
缸中，叶片翠色欲滴，白天亭
亭玉立，夜晚怒放莲心，优雅
大气，提升了一方风景。

前几天亲友小聚，妻妹婿
听我讲起小时候驯鸟捕蝉的
故事，谁知说者无心，听者有
意，没过几天，他就送来一对
黄雀。我把两只精致的鸟笼
挂在桂花树间，闲来无事时就
给鸟儿添水加食。起初鸟儿
很惊慌，不吃不喝，一直在笼
里飞来飞去，我用以前学过的
驯鸟知识和它们交流，几天过
后，刚来时的哀鸣就被婉转悠
扬的歌声代替。鸟语花香每
天都在唤醒我未泯的童心，旧
时光像老电影一样在眼前闪
现，仿佛重新回到了孩提时
代。置身小院，这种深度融入
大自然的感觉让人返璞归真，
心底变得更加无私纯净。

小院给我们带来了许多
欢乐，一家老小都能在这里找
到乐趣，徜徉在小院里，每个
人的脸上全是幸福的笑意。
父母年事已高，不愿待在老楼
封闭的空间里，于是隔三差五
就接他们来这里看看花，摘点
菜，听鸟儿、蝈蝈浅吟低唱；小
外孙女把露台上摆上自己心
爱的玩具，每天都要唱歌、跳
舞、做游戏，俨然成了她和小
伙伴的儿童乐园；每次女儿女
婿从北京回来，看着小院里的
花花草草，享受着轻松悠闲的
生活，总是一脸的羡慕；每天
早晚，妻喜欢在花间漫步，锄
草浇水，剪枝施肥，锻炼身体；
工作之余，我则楼上楼下地转
转看看，与花对视，与鸟谈心，
寻找创作的灵感。久而久之，
我懂得了许多花语，比如，牡
丹是富贵和吉祥的象征，寓意
高贵、优雅、典雅；粉色蔷薇代
表着浪漫的气息和对未来美
好生活的向往；榴花代表奉献
付出，儿孙满堂、兴旺发达和
团结、团圆等。今年春节，为
了烘托小院喜庆的氛围，妻又
特意挂上四个大红灯笼，象征
着红红火火、国富民强。与鸟
相处久了，也能从叫声中听出
它们的喜怒哀乐，友好还是敌
视。有时来了亲戚朋友，我们
还在露台上品茗茶，吃烧烤，
打扑克，观景赏花，愉悦身心。

知足才会常乐。感谢祖
国的日益强盛给千家万户带
来生活条件的改善，我家的小
院虽不大，但花红柳绿、莺啼
燕语、欢笑温馨的场景时时充
盈其中，喜欢这样的纯真无
瑕，简单如初。岁岁年年，我
们和小院相互依恋，小院是我
们亲情、友情和爱情的见证，
也会陪伴着我们迎接每个更
加美好的明天。

□ 孙元礼
故乡如果在脑子里幻成一

幅画，除了留白全是山。马鞍
山、搁笔寨延伸出的山山岭岭，
有50多条山脊，30多个山头。
马鞍山西边的山嵧名曰“支界
嵧”。搁笔寨东边的山嵧为“搁
笔沟”。每条山岭都有名，每个
名字都有来历。如：“演马岭”，
传说战国时期，韩信手下大将灌
婴曾在此操练兵马，故名。“狗拐
岭”，整个山脊形状像狗的脊梁，
而上部是狗回头的样子。那些
高昂的山头，大多以形取名。“蛤
蟆头”，望文生义即可解。“鏊子
顶”，其状如摊煎饼的铁鏊子。
这些山峰，小时候，和发小都去
攀登过，而且不止一次登顶。鏊
子顶比搁笔寨难爬，陡壁环立，
呈圆柱形，顶部为一平台。攀爬
时，沿石壁的缝隙，手脚并用，一
点一点地往上挪，大气不敢喘，
小心翼翼站到山顶上，如释重负
长喘一口气。上山难，下山难上
加难。

整个村子处在大山的环峙
中。破旧苍老的石屋和红白闪
亮的瓦房互为犄角。那山岭、山
谷，是沧海巨变留下的骨骼。那
石崖，不知吸收了多少年的阳
光、月华和雨露，才洇晕出峻严
的黑褐色。大山像一位时光老
人，无惧风暴雷电，永固千秋，眼
观六路，耳听八方，洞悉周边的
风风雨雨、点点滴滴。仔细辨认
每一块巨石，都可读出当年的
陈迹。

大山目睹了故乡的兴起。
那是明朝中后期，孙氏、董

氏、翟氏渡过淄河，陆续来到这
里。一片荒旷的原野，一座座挨
肩比邻的高山，一条从奥莱峪
（后改名幸福嵧）穿插下来的莱
子河。先人们足迹踏遍每条山
嵧，才在支界嵧口和搁笔嵧口，
开山劈地，就地取材，盖起了一
幢幢石屋，定居下来。孙氏集中
在村中和河东，翟氏集中在村
北，董氏集中在村南。在河东的
山脚下，打了一眼“诸葛井”。在
村正中位置建起了“关帝庙”。
在支界嵧中部的山脊和搁笔寨
一旁，各修了一座土地庙。一条
大道沿河边，从村中穿过，贯通
南北。先人说，关帝庙镇邪纳
财；土地庙供奉土地神，护佑五
谷丰登；一条大道连接外面的世
界。一个村子就这样布局起来，
初具雏形。

经过400多年的发展，至清
朝末年，这个村子繁衍为80多
户，近200口人。张姓、刘姓、陈
姓、王姓又迁来几户。为避匪
患，孙氏一支搬到搁笔寨山跟
前，安营扎寨，居高临下。一旦
村中土匪抢劫，山上得到信息，
立即转移财产，人去屋空。所
以，这个村子，在上世纪40年代
前，也叫搁笔口头。

大山在炙热的战火中，见证
了一代代村民的成长。

1938年3月的一个傍晚，鸟
儿还没归巢，透着山柴味的炊烟
随风飘散。住在河东围子山下
的孙李氏，正在摊煎饼。她的大
儿子孙守防蹲在身旁，大口大口
地吃煎饼，一连吃了五六个。孙
李氏从没见儿子这么饥饿过，
说：“还没吃饱？你弟弟还没吃
呢。”孙守防抬眼看了看母亲，又

吃了几个。孙李氏发现儿子吃
完了煎饼也不离开，眼睛躲躲闪
闪地看着她，欲言又止，仿佛藏
着什么秘密，神情也不是往日的
样子。第二天早饭后，村里炸开
了锅，街头巷尾，三五个人一簇
一伙，议论纷纷。一夜之间，张
福堂、孙守防、董占江、董日升等
十几名青年不见踪影，到处打
听，没有一点儿音信。

后来得知，十几名青年不辞
而别，借着微弱的月光，沿着莱
子河边的石子路，跨过淄河，当
夜行程30公里，在张敬焘带领
下，参加了廖荣标领导的八路军
山东第四支队。当“沙、沙、沙”
的匆匆脚步声，在山谷间响起的
时候，大山睁大眼睛，目送这十
几名青年远去的背影。

孙李氏知道儿子参军后，泪
水滑落，打湿了衣襟，后悔没让
儿子带上几个煎饼。

十几名青年经过战争洗礼，
大都成长为师级以上的干部。

1942年11月的马鞍山保卫
战，日本侵略者的炮火狂轰滥
炸，马鞍山遍体鳞伤。副团长王
凤麟，四县联合办事处锄奸股股
长董恒德（小口头村人）等指战
员浴血奋战，共有27名指战员
捐躯。马鞍山亲历了这场恶战。
鲜血染红的悬崖峭壁，风采
魁岸。

大山把这些铮铮铁骨看作
自己的后代。他们是喝着山石
渗出的泉水长大的，是吃着山沟
里一块块梯田种植的五谷杂粮
成长的。他们从穿开裆裤开始，
就和大山结下了不解之缘。早
晨起来，睁开眼，看到的是晨光
微曦中的群山。出门，就沿着山
谷或者山脊的百步九折小道，割
柴、挖野菜，力所能及地帮着家
里干农活。大山熟悉他们的一
举一动，知悉他们的一日三餐，
坑坑洼洼都和他们一起走过。
大山伟岸的身躯，坚毅执着的品
格，呵护大地的高风峻节，像春
风化雨一样润泽了村民的本性。
这里的村民勤劳、质朴、坚毅，和
大山融为一体，像大山那样
刚强。

为求翻身做主人，故乡的村
民参军、支前。在上世纪40年
代，不足百户，就有70多户是抗
属。70多人参加八路军、游击
队、武工队，80多人参加支前。
至1949年，牺牲的烈士26名。
在1947年莱芜战役中，村民支
前，运回了烈士遗体60多具，埋
葬在围子山下的土坡上。上世
纪50年代初期，坟头上插着一
个小木牌，木牌上有的写着全
名，有的只写着姓氏。村里在坟
地里栽植柏树，经过六七十年的
生长，现已三四拃粗了。树干笔
直，挺着郁郁苍苍的树冠，年年
岁岁守护着烈士成仁取义的
灵魂。

当一道夺目的闪电划过，几
声震耳的雷声炸裂，狂风呼啸着
卷着乌云从山顶滚向山脊，像一
张黑网罩住了大山。迅即，雨柱
如箭射向大地，山上水泼如
溪——— 这是大山对英灵的泣悼。

大山那深深浅浅的石纹，是
风雨雷电留下的印痕。这些印
痕表征着时间的刻度，自带有大
山的尊严。

大山不会忘记，上世纪50

年代开始，村民唱着山歌，喊着
号子，披星戴月，巧手装扮眼皮
底下这片土地。当山坡上一片
新绿，“百般红紫斗芳菲“的时
候，梯田里冒出了横竖成行的嫩
芽。河边的翠柳，向大山献上一
丝柔情。从山顶到沟底，蓬蓬勃
勃的生机。随着雨水的增多，莱
子河膨胀了，肆意撞击大山两
岸，奔向淄河。盛夏为大山扎上
了蓬松的裙装。秋天，无论从哪
个角度看，大山都是一幅斑斓的
油画。秋风带着谷香的味道吹
拂大山脸庞的时候，大山沉
醉了。

大山望着淳朴的村民，期待
一年一度的祭祀大山的隆重
典礼。

祭祀典礼在中秋节后的第
一个黄道吉日举行。

这样的民间活动，大都是各
姓氏的德高望重者领头组织。
这天，必须在日出之前摆好贡
品，地点在村中的关帝庙前的广
场上。“朋酒斯飨，日杀羔羊。”整
个的猪头、鸡、鸭、鹅，自酿的高
粱酒，成串的谷穗、高粱，未脱皮
的玉米棒子。沉重震响的鼓声，
清脆嘹亮，直达云霄的唢呐声，
振奋了山下的每一个角落。三
炷香尽后，由组织者带领村民三
叩头，虔诚地向大山施礼膜拜。
辰时前准时结束。

大山承载着村民的美好愿
望。村民对大山依恋不舍。这
里的村民有的一辈子都没离开
过，一生一世都和大山厮守在一
起，临终，身子骨也埋在大山里。
有个孙姓老人，从十七八岁就走
出大山，去东北谋生，晚年，思乡
情切，让人拍老家的视频给他
看。病故后，嘱托他的子女，把
骨灰带回老家的祖林安葬，死了
也要埋入家乡的黄土，骨肉里扎
根的是故乡的山水。

大山送走了一代又一代的
村民，同村民一起目睹日出日
落。目之所及，虽是过往，却都
印记在山体上。遇美好，大山揽
须微笑；遭痛苦，大山也会泪珠
暗抛。村民、大山，大山、村民，
同悲同喜，属于一个命运共
同体。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山下、
村子周边的土地，平整、肥沃，村
民春种秋收，依然是农耕时期的
风景画。这些土地总共400多
亩。剩余的600多亩全是山地，
从山脚一直摞到山顶跟前。梯
田里栽满了经济树：花椒、香椿
芽、核桃等，灌木丛疯长，几年时
间，树林成片，山体的本来模样，
全被密密麻麻的树木、藤曼覆
盖了。

村子似乎也分成了新旧两
片居住区。与村子一起兴起的
老屋，经历500多年的翻天覆
地，好像居住功能到此中断，只
作为“文物”供人们探寻它浓缩
的底蕴。

新区建在公路两旁，莱子河
两岸，白墙红瓦。这是在农村坚
守，有一技之长的人的居所；再
就是在外地打拼的人，口袋鼓涨
了，回乡建房，让老根重新抽枝
发芽。

大山像一座座威武的雕像，
守望着故乡。双眸里收藏的画
卷，一幅幅铺展在大山的怀
抱里。

大山咏叹调

吾吾家家小小院院


